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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古往今来，中华民族之

所以在世界有地位、有影响，不是靠穷兵黩武，不

是靠对外扩张，而是靠中华文化的强大感召力和

吸引力。我们的先人早就认识到‘远人不服，则

修文德以来之’的道理。阐释中华民族禀赋、中

华民族特点、中华民族精神，以德服人，以文化人

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故此，我们的文艺创作必须情系寰宇，面向

全球，以特点鲜明、内蕴丰赡、姿彩斑斓的“中国

梦”感动人心，温暖世界。

“中国梦”是中国人和中华民族的奋斗目标

与美好愿景，但它同时也会带给世界以激情与温

暖，而优秀的文艺作品则是辐射和传播这种激情

与温暖的有效途径和便捷方式。我们的文艺走出

去的范围越广、频率越高，“中国梦”就会让世界

感知得越真切、越贴心、越灵动。这就要求我们

的文艺创作必须更深刻、更有力地观照社会生

活，摄取时代大潮，体察精神向度，唱响大众心

曲，以期在文艺越来越走出去的过程中更加广泛

地将“中国梦”所蕴存的力量和温度传播给全世

界。此中，一个最为直接的前提条件，就是我们的

文艺作品必须赋有鲜明的时代精神与中国特质。

在全球化背景下，世界语境的形成和日渐显

化越来越成为一种必然，而文艺如何在选择中更

好地适应这种语境，却常常会陷于两难的境地。

究竟是坚守和提升固有的文化传统、历史根脉、

地域特色与审美习性呢，还是放弃这一切而眼睛

向外、追赶潮流，以效法和适应所谓的“国际标

准”为向度？对此，我们必须从中做出科学考量

与合理抉择。

一

文艺在任何时候都是综合国力的构成要素

和精神风貌的鲜明标识。而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

体的中国，其文艺的生产力和影响力自然也应当

随之而得到壮大与提升。这不仅是必然的，而且

更是必须的。因为文艺如果不能与经济、社会、科

技、外交等同步前进，同样形成巨大的辐射力和

广阔的覆盖面，那就会使强国之路受到梗阻与壅

塞。对于此，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早就断言：“一

个只能出口电视机而不是思想观念的国家，成不

了世界大国。”而思想观念的形成和输出，则惟赖

于文化创造和文艺作品的强大构建与强势推广。

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既有着认知上的焦

灼，同时又存在着事实上的短板。从总体上看，

无论文化创造，抑或文化生产，我们都较以往有

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比如，我国人均文化事业

费，东部地区已达到44.38元，中部地区也已达

到21.26元。又如，即使是在农村，建有文化广

场的行政村已占到26%，宽带的通达率也占到了

27.7%。再如，2014年的海外“欢乐春节”活动，

已首度辐射全球103个国家和地区的294座城

市，共有500多项中国文化活动靓丽登场。特别

是好莱坞大片睥睨国产电影的时代已渐次成为

过往，2013 年不仅全国拍片 638 部，而且以

217.7亿元人民币的票房收入稳居世界电影市场

第二。当然了，在文学创作方面，我们也自有不

俗的表现。但从总体上看，特别是与经济发展的

强劲势头相比，文化前进的步幅仍旧是缓慢的和

滞后的。迄今，进入世界500强的中国企业越来

越多，而在文化的创造、生产和输出上，我们却仍

落后于美国、日本、韩国等。公开数据显示，我国

文化产业在GDP中的占比还不足4%，而美国、

日本、印度的占比，却已分别为 30%、12%和

6%。要知道，文化产品的生产和输出，决不仅仅

是与GDP增量有关，更重要的还在于它在本质

上属于思想观念、审美取向、价值标准和意识形

态等精神范畴。文化的外在形式，只是其借以传

播和渗透价值观念、精神导向、意识认同等的躯

壳与载体。事实上，这些年来西方世界正是通过

精心打造和强力推销其新闻、影视、动漫、文学作

品、艺术节目等，不绝如缕地将其价值观输送到

世界各地，于潜移默化之中对输入国的受众产生

深刻影响，促成受众对西方价值观的认同与服

膺。相比较而言，面对美国大片、日本动漫、韩国

电视剧等强势攻占中国文化市场的现实，我们却

往往难有与之相对应、相抗衡、相争锋的文化产

业和文化品牌。况且，人家高价“卖”进来的，都

是有观念、有思想、有意蕴的文化产品。而我们

无偿“送”出去的，则大都是一些纯艺术或纯技术

的杂技、歌舞民间杂耍之类的节目。至于影视和

小说之类富有思想内涵与精神向度的文化产品，

虽然产量年年遽增，但却鲜有能够走红世界、名

扬全球的大制作和硬品牌。素有“中国现当代文

学首席翻译家”之称的葛浩文就说，虽然莫言获

奖让中国当代文学在世界范围内的关注度有所

提升，但中国文学却没有因此而变得更受世界欢

迎。而据作家王安忆在国外的实际观察，也从另

一个角度印证了这一点。王安忆说：“我去国外

旅行，经常会跑到书店。但很少能看到中国文学

作品的踪影，即使有也是被撂在一个不起眼的地

方。由此我了解到中国文学的真实处境：尽管有

那么多年的力推，但西方读者对中国文学的兴趣

仍然是少而又少的。”至于影视作品，情况也大体

如此。除了汉语圈国家对一些传统内容剧目的

青睐外，西方世界则鲜有接受和赏识，这不啻与

我们对一些美国大片的热捧形成鲜明对照。

于是，问题便出来了：在全球化语境之下，我

们的文化究竟如何是好？

二

马克思指出：“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

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互相往来和

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民族的片面性

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马克思此言，无疑是

越来越被实践证明了的科学论断，即全球化趋向

的势不可挡。但问题是，在全球化大背景下，文

化为了适应世界口味并走向世界，还要不要和该

不该继续有效保持与凸显其自身所秉赋的与生

俱有的个性特质？

回答是肯定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

“我们要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最

根本的还有一个文化自信。要从弘扬优秀传统文

化中寻找精气神。”为此，我们就一定“要努力展

示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把跨越时空、超越国

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

扬起来，把既继承传统优秀文化，又弘扬时代精

神；既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成

果传播出去。”由于文化是对精神的艺术表达，而

任何精神产品与物质产品的最大区别，也就在于

前者越个性化越好，而后者则越同质化越佳。一

切文化产品最终所要对接的，都是人的志趣、情

感与灵魂。而所有物质产品，则只有在高度“统

一化”“标准化”的情况下，才能实现最广泛的相

合与应用。因此，举凡需要情趣和情愫乐于并易

于接受且能直抵心灵深处的精神创造，就都首先

必须具有美感和魅力，而个性特质则是涵养、培

育、激发和阐扬这种美感与魅力的原始胚基和肥

沃土壤，并因此而铸就了文化创造的不可逆性。

不可逆，就是不可回溯，不可重复，不能摹

袭、仿照、相似和雷同，也就是要使每一个文化创

造都成为黑格尔所说的“这一个”。正是这种不

可逆性，才使文化创造与文化产品有条件和有可

能凸显个性，熠耀特质，充分展现其自身独特的

美，并由此而使文化园地中得以万紫千红、百卉

兢丽，始终呈现出绰约的风采与新奇的景观，不

仅使人深为艳羡和感动，而且让人久久吟味，无

限眷恋。任何文化创造和文化产品，都只有在此

种情境之下才能被人们欣然接受，而也只有在被

受众欣然接受的情况下，文化才能发挥其所蕴寓

的启迪、教育、熏陶和审美作用，也才能像马克思

所说的那样，真正以“文明的活的灵魂”自觉而自

然地传播“时代精神的精华”。

那么，怎样才能有效实现文化的不可逆性并

充分赋予其以鲜明的个性特质呢？从大方向、大

目标上说，就是要倾力而精心构建具有中国特色

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具体而言，既要与传统对

接，又要和现实融会，更要从不间断的提升和创

新中摄取时代光彩，发掘生活铀质，采撷社会精

粹，激扬思想内蕴，直将历史的延宕、时代的脉

动、生活的潮音与精神的火光，统统聚合于胸间，

升华于心中，表现于台上，凝结于笔下，以大气派

和高水平的文化创造不断地将精品佳作提供给

大众，传播到世界，倾力掀起“中国文化热”的巨

浪与狂飙，使中国文化也同中国经济一样，有着

看不完的大动作和说不尽的新精彩。

与传统对接，永远都是增强和凸显文化个性

特质的基本要素与前提条件。因为任何“现在”

都是从传统延伸而来的，而任何“现在”又都必定

要走向未来。从这个意义上说，传统永远都是我

们这个社会、民族和文化的根。但由于在历史的

衍化中，“物”的东西都渐渐湮灭了、消融了，仅以

特殊的形态沉淀在了文化之中，并因此而使文化

成为对历史的惟一记忆和对传统的有效承接。

中国如果没有先秦诸子，没有屈原、司马迁、王羲

之、顾恺之、李白、朱熹、沈括、郭守敬、罗贯中、曹

雪芹以及他们的作品等等，那中国的传统也就很

难体现和寻觅了。所以，文化传统在事实上常常

就是历史传统、民族传统、社会传统和精神道德

传统的集合体。中国有五千年文明，这不仅是我

们的骄傲和优势，而且事实上它也无时不在对我

们的生存和发展产生着至关重要的洇濡与促动

作用。与此同时，它还为我们赢得了世人的艳羡

与尊敬。作为这一文化传统的合法拥有者与合

理传承者，我们当然要在文化创造和文化产品中

融入这一特质，彰显这一优势，并使之成为中华

文化走向世界的鲜明标识与亮丽色彩。

与现实融会，之所以对凸显文化个性特质既

十分必要，又极为重要，盖因现实的内容是广阔

的，作用是直接的，影响是巨大的。它在充分体

现时代精神、社会变革和生活潮音的过程中，不

仅直接决定着文化创造与文化产品的题材内容、

思想旨要和精神高度，而且也无时不在浇灌和滋

养着文化的思想活力与艺术生命。事实是，无论

文化的历史根脉多么深远，思想旨向何等宏阔，

它在生成和生效的全过程中都必须面对现

实——既从现实中汲取生命乳汁，又从现实中拓

展传播空间，并以自身的特殊存在方式发挥着特

有的作用和显示着特定的价值。所以说，现实中

不仅埋藏着萌动文化植株的种子，而且更深蕴着

护佑和催促这植株开花结果的生命元素与驱动

力量。因为现实是丰富多彩的，特别是在改革、

发展的时代，现实更是活力迸溅、景象旖旎、内蕴

丰赡、物华绚丽，处处都跳荡着激越的浪涛与感

人的音韵。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最能孕育文化精

品和艺术宏构的时代。但关键是谁来发掘和采

撷？如何发掘和采撷？而也正是在这个问题上，

我们的一些文化创造者和制造者们，却往往缺乏

眼光、耐心和定力。他们太急于收获了，总是刚

播下种子就拿起了镰刀，所以采摘下来的常常都

是青涩的果实。他们也太觊觎市场和利润了，在

文化园地上的任一耕耘，都总免不了以焦灼之心

要么望价而为，要么待价而沽。正是在这种文化

生态和创作心境下，虽然我们的产品年年“冒

顶”，不断“疯长”，但却仍鲜有震撼人心、征服世

界的宏篇佳构熠然而至，问鼎天下。仅就规模和

产量而言，我们当然是一个文化大国。且以电视

剧生产为例，每年就投入资金五六百亿元，生产

上万集，但只有不到一半的产品能够在电视台播

出。目前，仅北京一地，就有影视制作机构2160

家。在文学方面，仅在实体长篇小说创作上，每

年就能产出四五千部。至于一些文化活动和文

化产业，则往往由于屈从于市场效应与商业功利

而在追求吸引眼球和欲望刺激时，过多地消解了

思想力量、道德力量和社会内在价值，以致造成

在文化展示中娱乐化、利欲化和工具理性主义，

渐渐成了流行色。这显然有悖于文化创造的真

谛与文化生产的规制。因为对文化来说，其永恒

的定位和永远的追索，都始终应当是和必须是向

善、臻美、尚新、达优。而实现这个目标的路径，

则正在于对现实的回归与对生活的深耕。

三

在文化创造和文化生产中，实现与传统对接

和与现实融会，是重要的和必要的。但这只是铁

砧，还需要铁锤来锻冶；这只是豆粕，还需要卤水

来点化；这只是面团，还需要酵母来发酵。而能

够起到铁锤、卤水和酵母作用的，则只有创新。

《易经》上讲：“日新之谓盛德。”而对于文化

来说，新，就是生命线，就是吸引力。文化的个性

特质，文化的不可逆性，在很多情况下就都主要

是由“新”构建并由“新”实现的。因为用于定义

和修饬文化的“新”，决不是一般意义和平常意义

上的新，而是既以“正确”作为导向，又以“美善”

作为前提；既以“传承”作为基础，又以“发展”作

为目标；既以“规律”作为范式，又以“实用”作为

鹄的的。故此，文化创新的本质内容，就是要在

遵循其内在规律和固有法则的基础上，高度体现

真、善、美，大力追索颖、异，并在这个过程中彰显

明确的价值关切和体认先进的精神指向，从而使

文化更加具有时代特质与个性魅力，也更加具有

新鲜性和吸引力。只有当“新”体现了正确的价

值导向和先进的社会意识，并融入时代精神和现

实生活，从根本上与真、善、美化为一元时，才会

具有价值和意义，也才是真正的、本来意义上的

文化创新。但恰恰是在这一点上，人们常常容易

陷入认识误区，在不知不觉中抽去了创新的灵

魂，褫夺了创新的本义，使“新“蜕化为一个褊狭

而扭曲的概念，甚至就连丑、愚、怪、秽以及俚谑

和恶搞之类，也都能堂而皇之地打着“创新”的旗

号粉墨登场。

应当承认，在文化领域中我们的创新精神和

创新能力还是相对滞后的。据《二十国集

团（G20）国家创新竞争力发展报告（2011-

2013）》称，在20国集团成员国中，创新竞争力排

在前三名的，分别是美国、日本和德国，中国则排

名第八。这是就每个国家的综合创新竞争力而

言的，若具体到文化创新上，我们显然是要更偏

后一些。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其中最应该进

行检点和反思的，就是认知偏颇、价值错位、功利

驱动、审美异化，缺乏耐心、自信和主体意识。当

然了，在对具体作品的淬炼与打磨上，砥砺和沉

潜的功力不够、火候不足，也自是原因之一。麦

家的《解密》曾在2014年被美国财经报纸《华尔

街日报》评介，而作者在谈及这部小说的创作过

程时，却说：“它几乎差点把我憋死，是我的磨刀

石，折磨了我，也磨砺了我。”事实上，好作品都是

“磨”出来的。而“磨”，则是实现创新的一个必要

条件。《解密》不仅写了11年，而且还被出版社退

了17次稿。

创新的实施与实现，首先要有正确的定位和

明晰的目标，必须解决究竟要创什么样的“新”和

如何创“新”的问题。要不然，从低品位出发自以

为是创新的东西，就很容易要么止于争奇骛怪，

要么限于东施效颦。此中有一个普遍跑偏了的

题儿，就是在对民族传统文化采取虚无主义态

度、对时代精神和生活主潮报以冷眼旁观或隔岸

观火态度的同时，却热衷于和倾全力迎合西方标

准的文化设定。持这样的立足点和方向感进行

所谓的创新，那是永远也无法真正“创新”的。因

为中国的文化创造既已以迎合西方标准作为至

高追求，那就自然会丧失原本具有的优势而就范

于漂泊而来的劣势。其结果就会像一个肾衰竭

病人进行透析治疗一样，虽然换掉了全身的血，

但仍旧会始终是一个缺血乏力的病秧子，其作品

只能是中国人不看好，外国人也不看好。这是自

然的。因为中国人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审美习惯

和价值取向。而对于外国人来说，即使你再迎合

他的口味和标准，但若与其本土文化比起来，那

还是要差多了，玩现代派、意识流、无主题、无情

节、时空颠倒、心理白描那一套，你能超过詹姆

斯·乔伊斯、阿尔贝·加缪、史迪格·拉森吗？你

的作品能比《尤利西斯》《芬尼根守灵夜》《局外

人》和“千禧三部曲”更现代派吗？这等于是丢

了自己的龙纹袍，而换上了别家的燕尾服，其结

果只能落得个“四不像”。李安的《卧虎藏龙》之

所以能得到奥斯卡的赏识，正在于这部电影体

现了中国历史、社会和文化的个性特质。其他

像大型民族舞剧《丝路花雨》、极具中华文化风

韵的昆曲《牡丹亭》、在柏林电影节上获得双奖

的《白日焰火》等，之所以能为世界所喜爱和认

同，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这些作品以凸显“中国

化”而走向并熠照了全世界。

在文化产品的辐射与输出中，确实存在一个

文化折扣问题，但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并不是放

弃自我民族特质与时代的特点，而一味舍己从

人，东施效颦。恰恰相反，倒是应当和必须更加

彰明和凸显我们的民族特质与时代特点。许多

世界名著之所以成为世界名著，不都是这样走过

来的吗？否则，一旦托尔斯泰、雨果、欧·亨利、海

明威、狄更斯、巴尔扎克的作品都变成了一个味

儿，那他们还会成为世界名著吗？所以，关键是

要好，要优，要有特色和特质。而实现这个目标

的关键，则又主要在于凸显自己民族和时代的特

质与特点。其实，所谓文化折扣（cultural dis-

count），就是指文化的民族和时代差异因素对

文化传播所产生的影响。加籍学者霍斯金斯和

米卢斯之所以在1988年提出这个概念，其“旨

要”惟在于对文化交易进行有效的价值评估，

我们决不能因此而另作歧解，更不能将之作为

衰减和泯灭文化之民族特点与时代特质的理由

和依据。

对于中国文化来说，创新注定是发展和提升

之路，而实现创新的基础、基因、手段和目标，则

永远都是以中国的方式而走中国的路，说中国的

话，讲中国的故事，切实将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与

中国气派，通过文化创新和文化输出而日甚一日

地熠照乾坤，唱响世界，使中国文化的个性特质

越来越成为全球语境中的主旋律和最强音。

当然，强化和凸显中国文化的个性特质，并

不与广泛吸收世界优秀文化的多样性营养所对

立、所矛盾，关键在于吸收域外文化营养只是为

了强化自身、丰富自身、提升自身、发展自身，而

绝不是要吞噬和取代自身。在这个问题上，只要

目的明确、方法得当，就一定会产生积极的效果，

以使中国文化的个性特质更厚重、更鲜明、更优

熠，而决不会是消亡与泯没。在此，还是让我们

以习近平总书记的话作为尺度与准则吧，他说：

“中华文明经历了五千多年的历史变迁，但始终

一脉相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高的精神追求，代

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

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富滋养。中华文明是在

中国大地上产生的文明，也是同其他文明不断交

流互鉴而形成的文明。”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每一种文化都是独特

的，只有独特才有价值，才有意义，才有魅力。但

每一种文化同时又都是包容的，只有包容才能丰

富，才能发展，才能提升。不过，包容永远不能取

代独特，而独特却定能消解包容。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文艺，就正是既从包容中崛起，而又秉有鲜

明个性特质的新型现代文化，并以此而成为全球

语境中的文化奇葩与精神瑰宝。

优秀文艺作品让优秀文艺作品让““中国梦中国梦””温暖世界温暖世界
□艾 斐

真情难忘真情难忘 生命永恒生命永恒
□黄 健

读杨剑龙的《瞻雨书怀》（广西师范大学出

版社2015年8月出版），扑面而来的是流淌在

字里行间的真情及其对生命、生活的感悟。正

是这种真诚的情感，让人感到生活中的一个个

平凡的片段，都已在他的诗歌里化作一串串精

彩的情景，永远地定格在生命演化、成长的历程

之中，成为人生中的宝贵精神财富。

陆机说：“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

亮。”情，是诗歌中的核心元素，也是生命中

的核心元素。离开了“情”，再好的诗也会索

然无味。当然，诗歌所抒发的“情”，必当是

真情，而非虚情、假情。真情，源自心灵的最

深处，表现出对生命意义的热烈追求。杨剑龙

诗歌的言语并不华丽，他没有在词语上去刻意

的精雕细琢，也没有在诗句上去人为的装饰摆

弄，而是不拘一格，让源自心灵深处的真情自

然而然地迸发、流露、抒怀，展示他对生命哲

理的探寻，对人生意义的求索。

假如说/太阳不再升起，/是鸟总要歌唱。/假

如说/地球不再转动，/有思想总要畅想。/假如

说/海面不再有风，/是白帆总要踏浪。/假如说/

夜空里不再有星，/有真爱就有星光。/假如说/世

界上没有雨露，/有生命就会生长。/假如说/人生

中没有欲望，/宇宙就不再延长。（《假如说》）

生命的力量是顽强的，没有什么可以阻止

生命的成长。诗人敏锐地发现了生命在演化、

成长过程中的那种强大而神秘、且不可抗拒的

内力，因为这才是希冀的所在，是奥秘的所在，

并且也是对未来的一种真情的凝视，一种热情

的企盼。“风云是大地的呼吸，/彩云是哭泣后绽

露的笑意”（《呼吸》）。“寻找那只飞走的白鸽，/

我们叩响每阵清风每重浪涛；/思考那顶失落的

草帽，/我们询问每朵鲜花每叶绿草。”（《寻找与

思考》）。“眼前总是/风雨淅沥/旌旗飘飘/内心

总 是/荡 漾 着 青 春/嘴 里 总 吟 唱/逍 遥 复 逍

遥”（《衰老之讴》）。对生命哲理的探寻，对人生

意义的求索，使杨剑龙的诗歌不仅自始至终洋

溢着生命的真情，同时也极其富有一种执著于

思考生命意义的高度，展现出一种思想和情感

的无限张力。换言之，他的诗歌所抒发的情感，

不是在空泛的抒情，而是建立在对生命的演化、

成长的真情感悟基础之上的抒情，是在有限的

生命历程中，不懈地追求无限的生命价值和意

义的抒情：真挚、深沉、厚实而富有力度。

生命的演化和成长是多维度的，多样性的，

全方位的。杨剑龙的诗歌在探寻生命哲理、求

索人生意义当中，也显示出他对生命各种形态

的认识、把握和展示，充分地展现出他对生命的

彻悟，对生活的热爱，以及所怀有的丰富情趣，

同时也让人们从中感受到了生命、生活的多姿

多彩，活泼灿烂：

生活中不应总尝甜食/品品苦味，会觉得岁

月的甜美/苦丁茶的回味中/不就有着苦尽甘来

的丰硕/泡在蜜糖里长大的/却结不出经受磨难

后的坚果（《苦丁茶》）

只有对生命的尊重，对生活的理解，才会真

正地感受到生命、生活的馈赠，才会扬起生命之

帆，驶向美丽的港湾。杨剑龙的诗歌总是深情

地、细细地咀嚼着生命历程中的每一个节点，生

活场景的每一个片段，发掘出蕴含其中的真情，

传达来自心灵的福音。

梁实秋曾指出：“文学里面两项重要的成分

是思想与情感。……文学作者必先对于人事有

所感或有所见，然后他才要发而为文，所以文学

家不能没有人生观，不能没有思想的体系。因

此文学作品不能与道德无关，除非那文学先与

人事无关。”杨剑龙的诗歌做到了这一点，他将

日常生活的点滴感悟和积累，汇聚成真诚地拥

抱生命、拥抱生活的情感海洋，并让他对生命、

生活的思考而生成的一整套哲学、思想，以及丰

富的人性都寓于其中，赋予沉重的肉身、烦琐的

生活，以更加美好的人生意义的支持，并从中构

筑精神生命的永恒，展现生活的经典，从而真正

地体现出一位真情地讴歌生命、热爱生活的诗

人的无限情怀。

“冬日的寒风里/有一只断线的风筝挂在树

梢上/它仍然在奋力地挣扎/却始终难以摆脱树

枝的纠缠”（《冬日，挂在树梢上的风筝》）尽管生

命不是风筝，但在演化和成长的过程中，注定不

会是一帆风顺，无论人们的祝福多么美好，生活

着的人们都必须要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只有

这样才会真正发现生命的无穷奥秘，生活的无

限意义。这不是消极和悲观，而是相反。杨剑

龙的诗歌之所以洋溢着一种理想主义的情怀，

一种人文理性的精神，我想真正的原因就在于

此：发现悖论存在着的生命和生活，恰恰就是构

筑生命和生活的长城，使之具有永恒的支点。

如同阿基米德所说，给我一个支点，让我撬动起

地球。因为生命、生活的金山，其中蕴含着巨大

的精神宝藏，杨剑龙就是要去撬动这个宝藏，发

掘这个宝藏，并将它奉献给世人，让人们与他一

道欣赏、讴歌、赞美生命和生活的光华。

杨剑龙说：“文学是一种有意味的东西，诗

歌是文学的精华，无论我的诗歌写得如何，都是

我生命的轨迹，人生的录写。”的确，杨剑龙的诗

歌烙印着他的生命轨迹，抒发了他对生活的真

情，让人感受到了那跃动在字里行间的真情和

真性。杨剑龙的诗歌透过生命、生活的重重迷

雾，展示出难忘的情思，永恒的情怀。

每一种文化都是独特的，只有独特才有价值，才有意义，才有魅力。但每一种文化同时又都是包容的，

只有包容才能丰富，才能发展，才能提升。不过，包容永远不能取代独特，而独特却定能消解包容。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文艺，就正是既从包容中崛起，而又秉有鲜明个性特质的新型现代文化，并以此而成为全球语境

中的文化奇葩与精神瑰宝。


